健康离我们有多远？―――说说“非典”


健康离我们有多远？

── 说说“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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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费制作，希望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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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2年11月，一种神秘的高传染性致命疾病——“萨斯”（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命名为SARS，译名为“严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在广东佛山悄然出现并迅速扩散，当时就有5人丧命，300多人被感染，但江泽民与其属下的贪官污吏组成的利益集团竟然丝毫不顾人民的生命安全，封锁消息(把这种致命疾病叫作“非典”，其实“萨斯” 和“非典”有本质上的差别)，极力掩盖疫情，继续营造歌舞升平的假相。然而，当“萨斯”2月份在广东大面积爆发，上千人感染，并已传播到临近的香港，东南亚等地时，官方媒体也在略作报道后为了“营造‘两会’安定团结的局面”而偃旗息鼓了。“萨斯”疫情被列为“绝密”消息，对外发布由江泽民直接控制的一个特别宣传小组负责，国务院部门不得插手。

五个月时间中，一种也许可以尽早得以控制的疾病，已经发展成为威胁到全世界七十亿生命的可怕瘟疫。

最近，迫于世界舆论和国内疫情迅速恶化的压力，中国政府不得不改变姿态，承认了事态的危急，透漏出接近真实情况的部分疫情，并罢免了卫生部长、北京市长等官员。然而逝去的时间和消殒的生命永远都无法再追回，人类永远失去了可以在初期有效控制瘟疫的宝贵时机。

“萨斯”病毒，正在江氏集团谎言的温床上滋生蔓延。为了您的幸福，请您跟随我了解一下“萨斯”，看看健康离我们有多远。
  “萨斯”知识小问答   
· 问：什么是“萨斯”? 
答：“萨斯”病源是冠状病毒，香港大学医学院证明“萨斯”病毒有五至六个变种。报告显示，引起“萨斯”的冠状病毒不是单一种类，而是一个家族，至今发现成员最少有六个。 

· 问：“萨斯”主要临床表现如何？与一般感冒有何区别？ 

答：其主要临床表现有发热、头痛和全身酸痛、乏力，干咳、少痰，部分病人有气促等呼吸困难症状，少数进展为呼吸窘迫综合症，早期白细胞数正常或降低，肺部影像学显示肺炎改变。一般感冒病征包括发烧，咳嗽，头痛，可在数日后转好，并且一般没有肺炎迹象。
· 问：“萨斯”潜伏期多久? 
答：潜伏期约为二至十二天之间，通常在四到五天。 
· 问：“萨斯”由什么途径传染? 

答：该病的病因至今尚未完全明确，一定条件下传染性强，主要通过短距离飞沫传播、接触病人呼吸道分泌物及密切接触传播。人群普遍易感，医护人员是本病的高危人群。  

· 问：此种“萨斯”有没有治疗方法? 

答：目前没有特效药物和治疗方法，主要通过加强病人免疫力和抵抗能力与病毒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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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盛顿时报』：“萨斯”病毒去年11月中旬在广东省出现，但是中国政府封锁消息。到2月中旬这种疾病引起世界注意的时候，已经有三百多人被感染。如果中国政府很早就承认有关事实，疫情完全不至于发展到现在的程度。对中国的面子或者特殊政治局面的考虑都不能成为掩盖行为的借口，因为它给整个世界带来危险。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总部设在维也纳的、由115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和媒体负责人组成的国际新闻学会谴责中国政府控制媒体，对“萨斯”噤若寒蝉，导致“萨斯”的蔓延。在给胡锦涛的公开信中，该学会表示，中国政府在“萨斯”爆发初期禁止记者报道疫情，没有能够为民众和医生建立疾病预防控制体系，使疫情不能有效地控制。国际新闻学会指出，应付危机需要资讯的自由流通。
『纽约时报』：目前在中国“萨斯”病已经传播到多个省份，并可能在只有基本卫生设施的农村传播。造成这一悲剧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封锁有关这种疾病的所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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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访谈：免疫学教授封莉莉谈非典型肺炎的防治（节选）
(封莉莉，美国贝勒医学院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是趋化细胞素在病理和生理中的作用)

记者：“萨斯”发展到这种地步，对一般民众来说，有没有什么提高自我免疫力的好办法呢？

封教授：在增氧运动非常普遍的现代社会，人们强调氧气在血管内的充足和肌肉的强健，很少有人注意到对身体内部器官的调控。当然，人主观上无法锻炼内脏，但却可以通过对自主神经的调控来调节脏器的功能。人体健康最重要的因素不取决于肌肉是否强壮，而是取决于交感和副交感神经的张力是否平衡。实际上，过强的体育锻炼主要兴奋的是交感神经系统，这样就会使得本来就被抑制的副交感神经系统功能更加下降，结果很可能是适得其反。

我认为，与其等待疫苗或有效的抗毒素的产生，还不如先行自我调整。其实，自身的免疫能力是可以很快得到调整的。我的建议是，不管怎么忙，都要积极预防，因为现代人的生活方式都是处在一种过份紧张的状态之中，在这样的状况下，免疫功能偏低是不难推测的。如果能消除情绪紧张，且保证充分休息，有可能起到维持自主神经的平衡的作用。当然，最好的是能选择一种能使自己静下来、放松自己的运动方式，如打坐入静。

打坐入静，尤其是法轮功的第五套功法，是一种主意识清醒但没有杂念的人的意念最佳状态。从神经生理的角度上来看，入静的主要特征就是副交感神经兴奋性增高和代谢水平降低。尽管入静和其它一些生物状态（睡眠，催眠，和动物的冬眠）有类似之处，其它这些生物状态所能达到的生理养生状态永远无法和入静相比。打坐时，人处于一种最佳清醒的休息状态，迷走神经活性最好，工作状态也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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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实验室也对打坐入静导致基因的变化进行了研究。例如，我们对法轮功进行过大量实验研究，发现法轮功学员打坐一个小时后，白细胞中有些维持血管完整性、使细胞寿命延长，及抗病毒的基因增加了许多。我们有证据表明，经常炼功打坐人体内双向调控能力的免疫细胞数增加，抗微生物的分子水平也上升。所以，提高个人的抵抗力属当务之急。可以这样说，多一个有抵抗力的人，就多一份战胜ＳＡＲＳ的机会。

萨斯和非典有什么区别？
最近在中国出现的一种传染性很强的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也就是萨斯病，已经发展到民众谈虎色变的程度，说是一场瘟疫恐怕也不为过。但是，中国政府的官方媒体到现在一直把这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称为“非典型肺炎”，并且简称“非典”，拒绝使用世界的其它地方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命名，也就是“萨斯”。一种疾病，两种称呼，其中有什么蹊跷吗？ 

Carlo Urbani大夫命名萨斯
萨斯病，是世界卫生组织为最近出现在亚洲并且传到世界很多地方的一种呼吸道传染病的正式命名。“萨斯”是英文缩写SARS的译音。作为缩写的“SARS”取自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每个字的第一个字母。全称译出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关于萨斯病研究的最新成果是，科学家们发现这种病毒正在快速突变中。据《华盛顿邮报》援引中国知名的基因学家杨焕明的话说，从广州及北京两地病患取得SARS病毒样本显示，两者有很大的不同，病毒正在快速突变中。这些突变可能导致病毒向两极分化，其毒性可能会减弱，不过也有可能更具毒性。不过这需要更多研究才能断定。 SARS是今年二月底或三月初由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意大利籍传染病专家Carlo Urbani卡洛-厄巴尼大夫命名的。正是因为Carlo Urbani大夫在研究这种病毒的时候不幸病逝，才使得国际社会猛然对SARS的危害性有了极高的警惕性，因此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将这种病正式命名为萨斯，而且从那之后，国际社会就很少有人用“ATP，Atypical pneumonia”，也就是“非典型肺炎”来描述这种病了。 

非典概念比较宽松

然而，只有在中国，从国家控制的新闻媒体，到平民百姓，都把这种病称为非典型肺炎，也就是“非典”。萨斯和“非典”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就此我们采访了一位中国山西省一所医院的内科主治医师。从刘医生介绍的情况看，非典型肺炎的概念比较宽松，而且过去已经出现过，而“萨斯”则是一种极为危险的传染病，已经被国际社会看成是人类在21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所以，现在国际社会用萨斯，而不用“ATP”来形容这种疾病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非典型肺炎并不是一种新出现的病，通常是可以治疗的，而且很少有生命危险。中国官方坚持使用“非典”，不但与目前国际通行做法不相吻合，而且与一贯主张和国际接轨的对外开放精神不相吻合。特别是当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这种病定名为萨斯，中国官方仍然沿用广东地方医生在刚开始流行的时候因为对这种怪病不够了解，而定名为“非典”，这就不免引起海外观察家的好奇与关注了。 

中国为何坚持用“非典”？
一些观察家分析说，中国为什么要用坚持使用“非典型性肺炎”这个旧名称来指新疾病？这和中国政府初期隐瞒疾病严重程度的初衷是一脉相承的。由于使用这个旧病名，自去年就开始蔓延的广东疫情没有引起香港，中国其它地区和全世界的注意。 

中国官方把这种病命名为“非典型性肺炎”，民众和国际医学界当然不会过于担心，因为这是早就存在的一种疾病，而且对“非典”早已经有一套完整的诊断和治疗方案，所以，使用“非典”这个旧名称的直接后果使中国老百姓放松了警惕性，并且使得全世界对萨斯病没有采取严格的预防措施，导致这种病迅速蔓延到世界很多地区，带来巨大的生命和经济损失。 

混淆“萨斯”“非典” 的动机
萨斯病是去年11月从广东开始流行的，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传染性。今年初，美国之音曾经报道国广东市面发生的疯狂抢购醋和板蓝根脱销的新闻，可以看出当地民众对这种病已经恐惧到何等的程度。当时由于医生对这种怪病不够了解，用一种内涵和外延比较宽泛的“非典型肺炎”来命名这种病症，尚且情有可原，但是今天当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正式对这种疾病命名之后，中国官方仍然坚持自己原来的命名，就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了。坚持使用旧的名称，容易导致民众把新发现的，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萨斯”和原有的，容易治愈的，传染性不强的“非典”相混淆。
广东官员和北京的报纸，不久前还反复强调“非典”并不可怕，已经得到控制，他们还从医疗文献中挖出美国每年就有多少多少万非典型肺炎的案例，试图让民众放心。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广东省卫生厅厅长黄庆道说，美国每年得非典型肺炎的人有560万，住院治疗的有170万，死亡率为5％，住院的死亡率占13％。言下之意，美国才是“非典”的发源地。观察家指出，这些话显然有误导民众之嫌。人们不禁要问， 此“非典”是彼“非典”吗，美国的“非典”和中国的“非典”是同一种病吗？ 

萨斯病不是一般非典
中国官方媒体向来有报喜不报忧的传统。这次对萨斯的报道，刚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媒体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为了保持中国社会的稳定，打消外国投资者的顾虑，促进国内旅游业的发展，媒体已经习惯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只报道光明面，例如治愈了多少病人，疾病已经得到控制等等。虽然中国政府控制的媒体过去一直能够主导舆论，控制信息的流通，但是这次在萨斯病的问题上，却出现了一个例外。
萨斯病不仅在中国肆虐，而且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不但有中国人患病，而且有外国人在北京死亡。这些消息都瞒不住。中国老百姓现在有了更多的接受信息的手段，他们通过短波收音机收听外国电台的广播，通过因特网，通过手机短信息，获知了并且传播了很多中国政府禁锢的信息。他们下一次听到世界其它地区的专家和学者，谈到萨斯病的时候，他们已经知道，这种病不是一般的“非典”，而是一种急性的，非常严重的，传染性很强的传染病。 

“萨斯”无药可治
从专业医生的介绍可以看出，常见“非典”有药可治，而目前流行的SARS无药可治。海外观察家指出，广东省卫生厅领导人利用“非典型肺炎”的宽泛概念，混淆在中国爆发的瘟疫和美国出现的常见病的区别，误导舆论，掩盖疫情。……据记者刚刚获悉的消息，中国新上任的卫生部党组书记高强，在记者会上，已经开始使用“萨斯”来说“非典”了。 

在2003年4月3日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记者招待会，由当时的卫生部长张文康介绍中国的“非典”疫情。当他把招待会开成“北京是一个安全的地方，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庆功会时，当北京至少数以百计的严峻疫情被轻描淡写成“12例，死亡3例”时，张文康在这场数字游戏一旦破局而被当成替罪羊的命运就被定下了。
随着更多的大陆医生向外界透露实情，世界卫生组织（WHO）怀疑中国政府提供的有关数字的准确性，并要求进入更多的医院，特别是军队医院调查。
4月20日，国务院新闻办再次举行记者招待会。北京市维持多天的“37例，死亡4例”，一跃而成“339例，死亡18例”。 

一场数字游戏引发了中共政治大地震。原卫生部长张文康和上任不到3个月的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免去了职务。
不管中国政府现在如何解释这些数字变化的原因，如果没有世界卫生组织（WHO）施加强大压力，罕见地发布全球警报，让人们不要去中国大陆和香港等疫区旅行；如果不是许多政府和组织相继取消或延后到中国的活动；如果不是靠外资输血支撑的中国经济面临外资转移的绝望，中国政府也许会一直在掩盖“非典”的数字游戏中玩下去。就是现在，人们也照样怀疑北京公布的数字到底有多大的可信度。讲给小朋友的“狼来了”的故事，没想到应验到80岁出头的中共身上。
中国人喜欢数字。五十年代的高产卫星和大炼钢铁，刻意往大说，比的就是一个数字；89年天安门民主运动死亡多少，故意往下说，甚至大胆到广场死亡是0，压的也是一个数字；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不管国际风云如何变幻，总是百分之7到8，稳定的就是一个数字；99年7月20日，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借口就是炼功导致“1400例”死亡，用来吓人的还是一个数字。
数字在中共的手里可谓得心应手。想大就大，想小就小，想不变就不变，想有就有，想无就无。一切围绕政治的需要。
但是，由于中共在数字上玩假的通常是政治人物，科学常识不足，编出的数字游戏常常是经不起推敲的。
粮食亩产万斤，对于专家和种地的农民，简直是笑话；六四屠杀，国外卫星高照，又能骗得了谁呢？4月20日以前，香港采取了严密的措施，其“非典”病例和死亡人数反而高于没有什么防范、一度还鼓励大家旅行的内地，这有多少可能呢？更有意思的是，栽给法轮功的“1400例”，是发动全国上下当做政治任务挖掘出来的，真实性可想而知。但在镇压的决策者来看，这已经是一个足够大的数字来给法轮功定罪了，许多老百姓也确实相信了。不幸的是，决策者忘了人本来就是会死的。统计学家从人的自然死亡率来推算，发现这简直是在给法轮功作祛病健身的功效宣传。按官方公布的有200万法轮功练习者来算（姑且不说有几千万），法轮功从92年传出到99年的7年间，法轮功的死亡率只有 1400/200/7 = 万分之一，远远低于万分之65的中国人的正常死亡率。何况法轮功练习者大都是体弱多病的老人，这是一个自然死亡率要大大高出中国人平均水平的群体。这是当初数字造假的人万万没有想到的。
过去，中共的数字游戏都是在家里关着门玩，爱怎么弄，就怎么弄。这次“非典”冲击的国际化，使得人们有机会目睹它在数字造假上的狼狈不堪，也使得人们有机会领悟到中共在其他事情上是如何用相同手法愚弄大家的。
萨斯病从去年11月开始，逐渐抓住了越来越多人的注意力，目前已经成了全世界每天关注的新闻焦点。这场瘟疫到底将如何发展如何了结尚难以预测。人们在积极寻找抵御瘟疫的良策的同时，一些人回到了人生问题的基本思考：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人到底应该怎样活才不枉来人世一场？这场从天而降的瘟疫，将把我们带向何方？ 

在过去五个月左右的时间里，也许很多人还没有足够的资讯使自己看清江泽民在制造和扩散这场萨斯灾难中所起的罪魁祸首作用，但人们大都看清了自私贪权的江泽民大权在握时，中国政府是如何对待人民生命安全的，也都看清了一个政府在重大问题上能够撒谎到什么地步。除此之外，我们还能得到什么积极的启示呢？ 

出于深切的挂念，近来和大陆的亲朋、网友通信频繁，在互通疫情信息、与表面上看起来很家常的鼓励与叮嘱后，昨日收到一位素昧平生的大陆网友的来信，读后减缓了心中的沉重，因为看到了新的希望。以下几段是这封信的摘抄，愿意拿出来与更多的网友分享，这位网友说： 

萨斯提醒我们生命的无常和脆弱，它给了我们这样的基本健康的年轻人一个机会，一个以往不多的机会，把自己推到生命的边缘来考察自己的一切。以往，我们总觉得“离去”距离自己很遥远，至少在七十岁以前的每一天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我们还有“那么长的一辈子”要走。其实，即使没有萨斯，我们中又有谁可以保证自己一定会有明天？ 

在这个大背景下，我们会发现我们许多的假设都是不成立的，我们为了一些琐碎的东西去伤害或者追逐，我们不停的推迟幸福为未来去积攒什么，我们把对别人的爱隐藏起来不去表达，因为“未来还有的是机会”，我们拒绝原谅同我们不一样的人和事，因为“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对自己的熟人是一种态度，对陌生人是另一种态度，因为“他同我有什么关系”…… 

萨斯告诫我们人的渺小，在科技如此发达的今天，号称能“征服自然”的人类却面对一个疾病束手无策，……萨斯教会我们感谢，感谢在危机中看到的友爱与平，……我们真的应该去做点什么，去[为别人]贡献一些什么。 

这位网友还在信中提议大家都从今天开始为生活做一些改变，其中包括“更多的宽容和理解，不要苛求别人”、“首先去理解别人，再让别人理解自己”、“更多的善意，悄悄做一件帮助他人的事”、“给父母多打几个电话，让他们知道他们对你很重要”，以及“少一些抱怨，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等等。这封信让我有种久违的感觉，因为在这碌碌闹市和这场夺命危难中，这封信的字里行间流露着人性之尊严，人生的思考中闪烁着真诚、善良、包容的光华。
这几天我还听到两个小故事，一个故事说，有位农村大嫂长期有病，好几年了什么硬东西也不能吃，就喝点小米稀粥，烧火做饭喂猪都是丈夫和侄媳妇干的，有人跟她唠磕时教她记住“真善忍”、“法轮大法好”，说闲着没事就背。不到一个月大嫂跟人说：我能吃干饭了。咋治的？没咋的，我黑夜没觉就背，做梦时还背呢，大法真神呀。还有一个故事，说有位姑娘在和同事一起触电倒地的危急关头，猛然想起有人告诉过她，说危难时刻可以虔诚诵念“法轮大法好”，于是她马上在心里平静地动了一念：“法轮大法好”。奇迹发生了，几位同事都受伤了，只有她有惊无险，老板问清缘由后大为惊讶。 

和一位身在大陆的老朋友通电话时，向她转述了这两个小故事。朋友听了说，我虽然没学法轮功，可这么一回想，觉得我这一生其实就是在努力按照这真善忍这三个字做人的，只是你没讲这两个故事以前我自己没这么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你说我能度过这场危难吗？我答：能啊，我相信你。这话不是为了安慰她，我真是这么想的。长年以来，务实的生活让人很少有机会不谈生意不谈家务只谈人生和理念了，现在如同时光倒转，灾难的压力，让真诚、无私、善良、宽容、耐心、平和，这些古老道德教育中的好东西，又在我们心中重新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感谢命运的警示，朋友将有一个活得更明白、充实的美好人生。 

我相信人的精神力量是巨大的，真善忍这三个字包含的正气更是不可估量的。古人认为瘟疫是邪气太盛所致，又说邪不压正，故此，在当前全球、特别是大陆疫情仍在凶猛发展的情况下，我宁愿把乘着真善忍之翼的精神的飞跃，看成口罩、洗手、中西药保养之外更能承得住我对生命善良希望的根本良方。 

愿我在大陆的所有亲戚朋友，以及他们所有的亲戚朋友，都能从分享这篇文章中得到生命的护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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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护身符——萨斯病的启示








从“非典型肺炎”探微“典型谎言”�─ “得心应手”的数字游戏








“萨斯”和“非典”有什么区别？


─美国之音报道：是“萨斯” 还是“非典”








海外媒体评“萨斯”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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